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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时光的洪荒行走
不相信高楼卸下的脚手架
它们是城市的一副肋骨
民工们凭靠有力的手脚
能够把城市的天空抬得更高
不相信拔地而起的楼群
阻挡了我们渴望远眺的眼睛
那个有着美丽发辫的姑娘
赶着她的羊群，离开了村庄
不相信城市花团锦簇
远方的春天，故乡依然有
四季常开不败的鲜花
不相信孤独是一代人的影子
看，阳光下，孩子们
小鸟一般顽皮
而我们
一次次剥离了童稚的外衣
不相信化蛹的蝶翩跹在午后
许多时候，蝴蝶像野花
追赶风的脚步，跑遍山岗
不相信一个男孩的累
沿着花边蔓延
多年以后
他的老父亲，交还他一把禾镰
他手握禾镰割尽大地的麦田
不相信一个时代已然来临
另一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
那么，我们需要交还孩子
一个怎样的未来？手提灯笼
人们依然在过去里找寻
不相信爱情催开向阳的花朵
那个手捧明灯、敬若神明的诗人
已然故去，墓志铭上镌刻着
有关“相信未来”的字样
不相信玫瑰在冬夜全部枯萎
我心中那朵，常开在春天的郊外
花瓣上沾满了清晨的露滴
同样，我不相信衰老和死亡
请你倾听，我血脉里涛声如雷
他们来自哪一个朝代
他们源自哪一个民族
脉搏里奔腾着长江、黄河
并与你我的血脉相通、相融
……
我们沿着岁月的洪荒行走
步履铿锵，奔向初升的朝阳
祖国在上，灼日蒸腾似马群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宋扬

在天府之国成都，“锦里”古街早已蜚声海
内外，“左巷·右里”才出深闺，是成都市新近冒
出的又一网红打卡地。沿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
道的西安路往城中心走，“左巷”在左，“右里”在
右。

“左巷·右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为加快打造
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天府文创之港，在区
委政府领导下，区属国有企业成都空港文化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按“修旧如旧，保护为主，原址
原貌”的思路打造的美学生活街区。“左巷·右
里”利用两条相邻街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风格
特点来划分街区，并依托街巷轴线形成了旅游
参观的动态路线。“左巷”原名“花月巷”，本是一
条老巷子。二十年前，花月巷里的台球厅、电子
游戏室一家挨着一家，贪玩好耍的娃儿扎堆往

巷子里钻，这让花月巷一度成为令老师和家长
们谈巷色变的是非之地。十年前，台球厅和电子
游戏室没落，花月巷成了无人光顾的荒巷。

如今，再进花月巷，一股文化的清风扑面而
来。空中悬挂着五彩油纸伞，让人恍然走进了戴
望舒的《雨巷》；一块圆月形的大屏幕缓缓转动，
李清照的词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缓缓呈现；灰白墙壁上，墨笔行书飘逸清
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

花月巷以前有家“花月”酒厂。“花月”酒
曾经是双流本土很有影响力的好酒。但酒厂
搬迁后风光不再。这一次，再生的“花月”美
酒带着新的销售理念重登舞台。有淡雅的包
装，有“花香伴酒香，日日与山川共醉；月色
增春色，年年和天地同欢”的宣传妙联，加上
用原创卡通人物“花小月”作为酒的形象代

言人，“花月”酒似乎要把男女老少的芳心统
统捕获。

酒文化是花月巷的主打，小巷深处的壁
画和浮雕重现了“花月”酒制作的完整过程
——取水，泡料，制曲，摊凉，蒸馏，装坛。酒于
中国是一种文化符号，酒与诗的相遇源远流
长，且不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风雅，也不说他
“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洒脱，单是辛弃疾报国
无门，只能“醉里挑灯看剑”的怅然已让多少
男儿心酸。正是开启一坛花月酒，勾起千载古
今情！

“左巷”并没有大规模地推倒重建，很好地
践行了“修旧如旧，保护原貌”的理念。设计者只
把巷子墙壁刷成不起眼的白色，一丛丛竹林原
封不动，还挺立在原来的地方。

“右里”原名里没有“里”字，它其实也是一
条巷子。步入“右里”，巷口一排石碑逐一罗列着

双流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黄龙溪火龙灯
舞、府河号子、古龙寺……

与左巷淡雅的风格截然不同，“右里”的特
质在于时尚与活泼。“右里”的设计者把大红大
绿的色彩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墙壁上的花鸟
虫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十二生肖也精心设计
成夸张的卡通画。小孩子们在投影仪制造的“森
林草丛”里迷离了，他们纷纷欢笑着用手去捧
“草丛”中翩跹的“彩蝶”……

从“左巷”到“右里”，市民们鱼贯而入又鱼
贯而出。他们举起手机，拍橱窗里的老物件。橱
窗里有小人书，有留声机，有算盘，有搪瓷的水
杯……

漫步“左巷右里”，那些记忆，那些乡愁，又
涌上心头。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殷著虹

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
有一座古城，当地藏族人称它为“独克宗”，意
思是白月亮之城。单从这古城之名去想象，不
难让人得知它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地方。于是
朋友邀我：“去看看吧？”我回答：“值得去看吗？
我小时候就曾在那里生活过。”朋友又说：“那
是一座极具多元民族文化底蕴的魅力名镇。”

为此，这个秋天我到了独克宗古城，虽是旧
地重游，但却有一番新的感慨。

香格里拉的秋天，风和日丽，远处的群
山层林尽染，近处的草原火红一片，让人觉
得独克宗古城就点缀在这奇妙的画卷中。而

古韵浓郁的独克宗古城，街巷的石板路平坦
而蜿蜒，临街的商铺错落而有致，那一幢幢
藏汉风格结合的土木建筑小园一座接过一
座，构筑成一派茶马古镇的雕像。登上古城
中央的大龟山，整个古镇尽收眼底，只见鳞
次栉比的千百户人家的屋顶上荡起的袅袅
炊烟，恍恍惚惚让人以为来到了另一个世
界。与不远处新建的颇有现代气息的新城形
成了极大的反差，就好像此世界之人在同彼
世界之人对话。还有在那雪山草原的映衬
下，更让人不能不感悟到独克宗古城所历经
的岁月沧桑。

走进独克宗古城，就好像走进了从前，此
间无物不古，惟人是新。古老的街坊、古老的

水井、古老的公馆和古老的民居。转一转大龟
山上的转经筒，以为是抚摸到了古老岁月的
脉搏；穿行在古老的街道，还以为来到了一个
遥远的地方。就连拂面而来的那股秋风也好
像是古老的，当临街商铺屋檐下的风铃响起，
我以为是当年的马帮队伍又穿街而来了。小
时候在古城里曾听过这样一首儿歌：“马来
了，货来了，独克宗兴旺了。”的确，作为滇西
北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当年马帮的到来，
就是给商家带来了希望，给古镇注入了生机，
同时也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外面的信
息。单从古城中那接连不断的古老商铺看，便
可得知当年独克宗古城的生意是多么的兴
隆，市井又是多么的热闹！

据老人们说，独克宗在高原的茶马古道
上，从兴起到繁荣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它
不仅是内地物资和西藏货物相互输送的集散
地和中转点，而且还成为了两地文化的交汇
处。我在独克宗城内听到一首首优美动听的
藏族民歌，取代了当年工匠们在古城的作坊
里铸铁钉、打马掌、制作银器和硝制皮革的声
音。但只要用心去体会，也不难察觉这个当年
茶马古道上的名镇风韵。还不知独克宗古城
在历史的长河中，吸纳了多少从外地而来的
开拓者到这里创业，又吸纳了多少当地的和
其他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那些勤劳、智
慧而又朴实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和睦共处，
上演了几代人的悲欢聚散，抵御了多少的严
寒酷暑，才使得古城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了今
天，也使得古城创造出了这茶马古道上的悠
久历史文化，固守住了这一方藏汉文化结合
的热土。是啊，过去的日子古城为社会的经济
发展和历史进步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而如今
的岁月古城又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精神财富
和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朋友说：“独克宗真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
活化石。”

于是我便想到，在久远岁月里，雪域高原的
西藏和黄河两岸的中原，交通阻隔，相距千山万
水，又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可独克宗古城竟能
把两者文化融合在一起，把藏汉文化相结合的
古风演绎得这般的令人着迷，这般的和谐，而又
充满生机和活力。

朋友问我：“这不是独克宗的魅力又是什
么？”

也许就是这种魅力，一个茶马古道上的小
城镇，千百年来把这种古韵完好地保持到了二
十一世纪，而其中的民情和民风直到今天也不
曾衰败。难怪时至今日独克宗的居民们依然倾
心于情同一家亲，同饮一池泉水，同唱一首欢
歌，每当月亮升起时都要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
那生生不息的歌声，便是独克宗古城永远吉祥
的真实写照。

值此我回答：“独克宗不仅是一个古老名
镇，而且是一个用历史文化缩写了的名片。”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支令箭 射穿庄蹻开滇称王的疆域
滇池 洱海 这双可以迷死人的大眼睛
还没来得及眨巴一下睫毛
就只剩下惊叹和感慨
曾经 夜郎自大 滇地荒蛮 南诏偏远
蜀道不易 滇山更险 云水难越
这高原屏障 让文明与进步的风半途

而返
高铁开过滇池地 洱海也即刻到达
边陲云南在变小 滇人眼界扩大了
高铁 动车 特快列车在彩云间穿梭
从此以后 夜郎不再言大小
古滇国传奇也只在转眼 谈笑间
南诏 纳西之地 并不遥远
高铁爬上滇山云水 背负希望与重托
一路走走停停 放下伟业与功勋的种子
让这颗子弹头来引领一个时代吧
贫困落后的障碍被激情与速度冲开
沉睡已久的大地将在笛声中唤醒
（作者系昆明市晋宁区《园区报》副主编）

马从春

迷人的秋天，就像是一列长长的火车，载
满沉甸甸的丰饶与收获，从立秋开始，到霜降
结束，为人们带来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霜
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小站，当霜降来临，秋
天便向我们挥着依依不舍的大手，在凛冽的
寒风之中渐行渐远。

霜降是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秋天里最
后一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九月
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农历九月中旬，
天气渐渐寒冷，露水开始凝结成霜。这个时
候，漫天的黄叶簌簌而落，本来繁华的枝头已
经删繁就简，大多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地上
的枯草残叶结上了厚厚的白霜，经霜的枫叶
愈发红艳，像是一团团火焰，动情地燃烧着最
后的秋天。

作为秋天与冬天的一种过渡，霜降历
来是文人墨客们的最爱。“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霜降时节，晚唐诗人杜牧
登上寒山观赏枫叶，这首《山行》写出了诗
人对于这个季节的偏爱。宋代诗人陆游也
赞咏过霜降时节，他在《霜月》一诗中写道：
“枯草霜花白，寒窗月新影。”而另一位宋代
诗人吕本中在《南歌子·旅思》中也说：“驿
内侵斜月，溪桥度晚霜。”如此凄冷寂寞的
晚秋季节，难免引起诗人的羁旅之思。

“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霜降之
时，红红的柿子熟了，在高高的枝头上演
绎着别样的季节风情。小时候，每年霜降
时节，母亲都会摘下院子里的甜柿子给我
们品尝。她说，落霜之后的柿子最甜，秋天
吃了，冬天里可以防止嘴唇干裂。我不知
道她的话有没有道理，只是在儿时的记忆
里，那甜蜜多汁的柿子滋味，氤氲弥漫了
整个童年。

霜降之秋，父亲开始忙碌起来。“寒露
收割罢，霜降把地翻。”不识字的父亲，对
于节气和农事，敏感得像是一只准时的闹
钟。从立秋到霜降，长长的秋天里，什么时
候秋收，什么时候秋种，他早已烂熟于心。
庄稼收割完毕，稻子已经颗粒归仓，落霜
时节，父亲开着旋耕机，一遍遍地翻耕着
土地。轰隆隆的机器声里，忙忙碌碌的秋
种已经开始。

“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
芳。”晚秋的黎明之际，脚下踩着咯吱作响
的白霜，闲看无边落木萧萧，欣赏木芙蓉
的独自芬芳，思绪袅袅，感慨万千。霜降是
秋天的句点，它用晶莹和洁白，给秋天画
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霜降又是冬天的信
使，那冷冷白霜便是素洁的信笺，在秋天
的末尾给冬天写信，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无
比诗意浪漫的季节。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教育体
育局）

卢静云

在岭南，有一座城，名为花都。
许多人对这座城的记忆，是一道道幽静深

邃的古巷，是一座座显赫恢宏的祠堂，是村头如
蛟龙盘缠的浓荫蔽日的古榕树，或者村尾高而
挺拔的一树浓烈的老木棉。古朴的书页，弥漫着
时光的陈香，却慢慢沉淀遗落，似乎在等待另一
处声色斑斓的酝酿。而我，偏偏牵挂着那遍城的
一记花事，色有千端，自有清明亮丽的世界，目
光所及处，心就开始柔软。

花都的四时风光，离却了平常人家匆匆的
烟火行色，竟都是姹紫嫣红、莺飞燕舞的盛宴。
万象缤纷，如彩墨一圈一圈地洇染开来，渐渐
地，成为此处最生动的风景。古镇的沧桑，是历
来黑白的画卷，而旖旎的花色，为其注入了青春
的梦想。老者还在唏嘘着往事，炫舞的姑娘就已
带着不谙世事的纯粹，出现在老者面前，肆意盛
放，散发着幽香的气息，有出尘的美，如何让人
不惊叹这风情万种、端雅天然？

于是，花都，成了花之都，流转四季，皆如似
锦春光。雏菊、凤仙、玫瑰、紫罗兰、薰衣草……

唯恐世间清寂而张扬出一种姿态，有着明丽的
诱惑。在这里，竟然看不到一岁枯荣的悲凉，亦
不愁三春好处无人见，时时不败的景象，圆满得
似梦如幻。

信步走到花都广场，花的感觉尤为强
烈。黄菊、一串红、马蹄莲，颜色各异，无所不
现，流光溢彩，点染了整个混沌的城。混沌，
或是因为对生活的依赖形式迭有更替，人们
会在急速的繁华中无所适从。而走过这里，
在万紫千红中当有刹那的失神。阳光眷恋地
在花叶的缝隙中游离，而花的芳香馥烈，沁
人心脾。徘徊在如此况味里，氤氲如春风，时
间就这么定格了。所以，与其说花都广场是
广州最大的露天花卉博物馆，不如说是花都
人奔忙生活中的一个驿站。他们终于可以停
下来，在繁花的馨香中，与自己对话，走，还
是留，全可凭自己做主。

花，自有花的章法，随和着大自然的一呼一
吸，绽放出自己的节奏。读花者如何心之所属，
皆与花无关。世间烟尘万丈，花的本身也不会沾
染片毫尘埃，只是人的眼中是否能看到最初的
色彩？花都人偏爱花，或许也是为了寻找这样一

个浓淡相宜的清境，把炫丽还给岁月，留与自己
一份纯粹。

所以，花都不仅有了香草世界的锦簇花海，
而且有了横坑村翩翩静美的樱花、红山村热情
明朗的油菜花、京塘村香远益清的荷莲，还有九
龙湖旁妖娆争艳的玫瑰……甚至不需刻意找
寻，随意走在花都的路上，皆可看到成荫的绿树
和各色花丛。婆娑的垂柳有着动态的美，苍绿的
棕柏茂密参天，相间其中的黄菊无拘地欢笑着，
带着独有的野性和骄傲。相较之下，丁香则开得
简单纯真，馥郁清香，亭亭如初恋的女孩……身
处其中，心就慢慢懒了下来，不再剑拔弩张，而
学会了在行走中看到那曾习以为常的风景，或
者，一不小心，就动了情。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花都人应是看懂
了其中意味，也舍不下那万千繁华，才这般努力
在纷飞嫣红中追求着自由真实的生活，在阡陌
纵横的人间觅得明艳积极的心情。似水流年，得
以共赴这一场场正大欢喜的花宴，纵然历经嬉
笑嗔痴、悲欢离合，都不会轻误这人间的深情，
如此，还不够吗？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金以梯田品乡愁》
吴再忠/摄

一条河流过望亭、流过浒关
流过唐诗宋词中的姑苏
流过我的村庄和果园……

大运河，你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从我的心上流过，像情人的脚步
像儿时的歌谣，悠远
却很清晰

那细腻得能溶化一切的是水
那坚硬得能穿透一切的也是水
我知道，只有你的内心
珍藏火焰，只有你的泪水
拥有歌声

每到深夜，只要我闭上眼睛
便有涛声从窗外传来
河水很凉，缓慢流过我的全身
流过我九点二平方米的陋室
流过我刚刚写好的诗篇……

一条河流，比我的曾祖父古老
却比我还年轻。我的父亲
曾在水上走南闯北，在我还没有
出生的时侯，你的浪花
已流进了我的血液，是你一次次把我
从深渊里扶起，是你一次次把我
从死亡中救出

一条河，时刻在我心中奔腾
活着的水啊！我能否从你身上
淘洗出逝去的爱情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